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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的信息很简单。获得高水平语言能力的一个有力途径是阅读，但不仅仅是任何阅读。 

真正有效的一种是小说，有时被称为“文学”，但更常被称为“故事”。但不仅仅是任何小说

——我们真正想阅读的小说。当读者自己选择阅读时，这种情况更有可能发生。为了确保

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小说，他们需要接触大量书籍； 这就是图书馆的用途。 

 

一些理论 

 

我们的研究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习得”和“学习”语言，而且语言“习得”比语言“学习”强大得

多。语言习得是潜意识的——当它发生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它正在发生。我们知道我们

正在阅读一本书，但与此同时，我们可能在不知不觉中习得新语言。而在我们掌握了新的

语法或词汇之后，我们甚至可能意识不到：习得的知识会潜意识地储存在我们的大脑中。

相反，我们有一种我们听到的“感觉”或语法正确，但不能总是表达为什么。 

 

我们非常擅长语言习得。但是我们不太擅长“学习”语言，即学习语法规则并应用它们。 

 

有意识地学习语法的问题 

 

第一：我们不知道所有的规则。即使是最好的语言学家和最见多识广的语言教师也不知道

所有的规则。事实上，语言学家说他们只发现了任何语言规则的“碎片”。但是知道一个规

则是没有用的，除非你能在真正的交流中使用它。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考虑正确的形

式，我们需要足够的时间从我们的记忆中检索规则并应用它。这些条件只有在我们参加语

法测试时才满足，即便如此，我们使用语法的能力也是有限的。 

 

理解假说 

 

如果学习语法不是通向能力的途径，那什么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语言习得只有一种方式：当我们理解所听到的和所读的 当我们得到“可理解的输入”时，就

会发生这种情况。说和写的能力是语言习得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引人入胜的输入 

 

如果可理解输入是语言习得的原因，习得者必须注意输入；他们必须注意它。确保这种情

况发生的最好方法是确保输入非常有趣。我建议最好的输入是如此有趣，在某种意义上，

以至于听众（或读者）甚至忘记了，它是用另一种语言编写的。 

http://www.sdkrash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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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习得是渐进的 

 

每次我们在可理解的上下文中遇到一个新知识点时，我们都会获得少量 (5-10%) 的含义

（或形式）。这可能看起来不是很多，但如果我们得到大量可理解的输入，则可以完全习

得。对以英语为母语的阅读者如此，对以中文为母语的阅读者也是如此。在阅读中，每理

解一个生字词，就会习得一小部分生字 (Ku and Anderson, 2001)。 

 

应用 

 

小说! 

 

几乎所有的父母都知道，孩子们喜欢听故事。从图书馆借出的大多数书籍都是小说，而小

说在畅销书排行榜上占据主导地位。电影和电视剧的明显受欢迎程度也证明了小说的吸引

力。 

 

让我贡献我的经验：我住在距离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大约 40 分钟车程的洛杉矶郊区。 

在大疫情之前，我每周至少开车两次从家到圣莫尼卡，在 黄金健身房举重并去看望我的

孙子孙女。这是一个非常无聊的旅程。我不再听收音机里的音乐，因为广播电台开始对收

听高品质音乐（例如披头士乐队）收费。我不再听新闻了，因为新闻报道越来越片面。 

我通过从当地公共图书馆租借可以在开车时收听的有声读物解决了这个问题。 

 

图书馆提供的有声读物大多是小说，都是英文的，是流行的畅销书。这包括悬疑小说、医

学小说、“合法”小说和冒险故事，所以我听的就是这些。令我惊讶的是，我发现大部分小

说都非常好听，它们将无聊的旅程变成了真正的乐趣。 

 

我的第一个选择是第一本哈利波特书，最终我听了所有七本。哈利波特的书都是关于教育

的，非常有见地。当然，霍格沃茨的校长邓布利多是英雄之一，而 JK 罗琳对霍格沃茨课

程的描述呈现出一幅连贯的画面，即优秀的教学法（例如魔药课）和糟糕的教学法（例如

枯燥的“魔法历史”）。我对哈利的一位朋友，超级学生赫敏特别感兴趣。她总是举起手来，

渴望回答老师的问题。我的一个大学研究生写了一篇关于她的极有洞察力的文章，问了一

个重要的问题：“赫敏聪明吗？” 

 

这些书太好了，我发现自己做了你们一些人所做的事情：回到家后不会立即下车，而是在

车里呆几分钟，听听一个特别有趣的章节的结尾。 

 

除了哈利波特，我还听过并非常喜欢约翰·格里森姆的许多法律小说，尽管我对法律没有

特别的兴趣。听了迈克尔·康诺利的哈利博世系列犯罪小说，尽管我对警察没有特别的兴

趣。听了工作和医学小说（我喜欢 Verghese 的《为石头切割》），尽管我对医学没有特

别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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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选择 

 

如果我们希望阅读对学生来说很有趣，确保这一点发生的有效方法是允许和鼓励自我选择； 

学生决定他们要读什么书。在一项涉及台湾一所大学 EFL（English as Foreign Language） 

课程的研究中，自选阅读比指定阅读导致更多的语言习得（Lee，2007）。Lee 的描述告

诉我们原因：“……学生们选择的书读起来非常有趣和乐在阅读这些书’。学生们互相讨论阅

读，并向同学推荐书籍。朱迪·布鲁姆 (Judy Blume)、路易斯·萨赫 (Louis Sacher) 所著的书

籍和《甜蜜谷》系列的书籍特别受欢迎，并且在年底之前很少重新上架”（第 165 页）。 

 

除了已发表的学术研究，我们自己的经验也证实了自我选择的价值。我们所有人都收到过

书籍作为礼物，而这些书籍很少是我们自己会选择的。当这种情况发生在我身上时，我害

怕这本书的赠送者问我是否喜欢它的那一刻。当然，我没有读过这本书。从某种意义上说，

礼品书是指定阅读。 

 

加里森·凯勒 (Garrison Keillor) 也有同样的反应：“作为一名曾经英语作为专业的学生，我会

收到很多礼品书。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得到了狄更斯、萨克雷、斯莫列特、理查森、爱默

生、济慈、博斯韦尔和勃朗特的书，所有这些都很棒，我从来没有读过它们，它们现在都

在我的书架上，看着我，让我感到内疚。” 我家里有一个 加里森·凯勒; （Garrison Keillor） 

架子。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过与我在学校阅读必修书籍的相同的经历。我在美国的中学三年级学习

“美国文学”，四年级学习“英国文学”。我阅读了指定的小说并通过了要求的考试，但我不

记得我为这些课程阅读的任何书籍的书名、作者或内容。我记得当时我自己读的所有书，

我自己选择的阅读，我深情地记得其中的许多，主要是科幻小说。 作者包括艾萨克·阿西

莫夫、亚瑟·C·克拉克、罗伯特·海因莱因、雷·布拉德伯里和弗兰克·赫伯特。我今天用英语

以外的语言阅读的乐趣主要也是科幻小说。 

 

影响 

 

在疫情期间，我们几乎全天呆在家里。我每周五早上都会去当地超市购物一次，这是为

“老年人”（65 岁及以上）预留的时间。在我第一次购物时，收银台的员工是“Fidel”，我正

确地假设他是墨西哥裔美国人。我用西班牙语和他交谈。 通常情况下，他用英语回答。 

然后我用西班牙语对他说 “总有一天我希望像你（复数）那样说西班牙语。 请帮我。我们

说西班牙语吧。” 他热情地答应了！ 自从那次见面以后，我确保我在他的收银的队伍中，

这样我们用西班牙语进行简短而友好的对话。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我的西班牙语有了很大的进步：菲德尔现在对我说话的速度更快了，

使用了更复杂的语言。我认为这是对我西班牙语能力和流利程度提高的反应。我有额外的

证据：最近，我和一位很久没有联系的同事用西班牙语交谈。 我们说西班牙语。她的反

应是：“史蒂夫，你的西班牙语好多了！ 你都干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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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进步不是与菲德尔交谈的结果。我们的谈话很短；他还有其他客人要处理。我的进步，

从低级到中级的进步，在我看来，是因为我开始更多地阅读西班牙语。我一直在使用 

Beniko Mason 的 GSSR 系统（见下文），并做了大量相对简单的阅读，为西班牙语作为外

语的学生编写的分级阅读书籍。我阅读它们的顺序不是由他们的阅读水平决定的，而是我

是否觉得这个主题有趣。我关注了一些写作风格吸引我的作者（Bill VanPatten 和 Adriana 

Ramirez）。我的结果与已发表研究的结果一致。过去，我读过一些用西班牙语写的“真实”

小说，但这很有挑战性。我的预测是，我很快就会达到阅读“真正”西班牙语很舒服的阶段。 

 

GSSR：引导的自选阅读 

 

正如我刚刚提到的，我的西班牙语阅读计划是基于 Beniko Mason 的研究。她英文低水平 

的 学生首先参加了两个或更多学期在其大学举办的英语故事听力计划。老师讲故事，通

常是民间故事或童话故事。通过使用图画、额外的背景和描述以及 偶尔翻译一个难词。 

学生不会接受他们所听故事的内容测试，也不会被要求保留生词清单或学习它们，即使老

师偶尔会在黑板上写下新词。 

 

在她的研究中，在听完故事几周后的测试后，梅森报告了大量的词汇习得。她还报告说，

添加传统的词汇教学活动并不是对时间的有效利用。学生通过听故事每分钟获得的词汇量

比做练习多。 

 

最终，学生逐渐转向 GSSR（引导自选阅读）并阅读他们在老师的帮助下自己选择的简单

小说。学生有多种书籍可供选择，没有任何形式的后测，学生不需要读完他们开始阅读的

每一本书。在一项研究中，Mason 和我（Mason, Krashen，2017 ）报告了八名 EFL 学生取

得的进步。他们已经参加了四个月到三年的 GSSR，并在他们方便的时候参加了 TOEIC 考

试的替代形式。学生们同意记录他们阅读的内容。 

 

结果令人惊讶。学生阅读时间与托业成绩之间的相关性几乎是完美的 (r = .91)。 学生每阅

读一小时，托业考试平均得分为 0.6 分。如果保持这种增长速度，读者可以在短短几年内

从 TOEIC 的初级熟练程度提升到最高水平，即国际专业熟练程度。需要指出的是，这项研

究中的学生具有非常丰富的印刷环境的优势：可以访问 5000 本分级读物。 

 

我的印象是分级读物的质量在过去十年中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尽管语言很简单，作者们还

是设法创作出真正的文学作品。动人且内容丰富的故事，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兴趣。 

 

这只是通过阅读提高语言能力的一个例子。 在我看来，通过自选阅读提高语言水平是专

业文献中最成熟的结果之一，我们早就知道这一点，例如我 1989 年的论文，其中涵盖了

词汇和拼写在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的习得以及我的书《阅读的力量》包含更多示例

（Krashen，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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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菲娅 

 

一个特别有趣（并且非常清楚）的案例是“索菲亚“（Sophia），（Lin、Shin 和 Krashen，

2007 ）是一名高中生，其阅读理解测试成绩在学年期间有所下降。每年春天，她的得分

都低于前一个秋天。但是当她第二年秋天回到学校时，她的分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 

这连续两年发生。 

 

解释：整个暑假，索菲亚都在图书馆进行自选的快乐阅读，平均每个夏天大约阅读 50 本

书。 她阅读了 Nancy Drew、Sweet Valley 系列的书籍和 Christy Miller 的书籍。 她没有研

究词汇表或进行任何其他形式的“研究”。索菲亚的妈妈表示，索菲亚在学年期间忙于学校

作业，无法为自己的乐趣而读书，并开玩笑说，为了提高她的阅读测试成绩，在学年期间

让她留在家里可能是个好主意。 

 

学术语言呢？ 

 

如果学生主要阅读小说，他们会为学术做好准备吗？他们不应该阅读更“严肃”的纪实小说

吗？ 

 

Jeff McQuillan 的研究令人欣慰。 他报告说，小说包含大量的学术词汇，这些词汇被认为

对于理解一般学校作业很重要。他的研究涵盖了七部哈利波特小说以及众所周知的受青少

年读者欢迎的书籍（McQuillan，2019 ；2020 ）。 

 

还有研究表明，阅读者对各种学科知识了解更多，包括历史、文学和科学（West、

Stanovich 和 Mitchell，1993），而且我们知道我们阅读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小说（Nell， 

1988）。1 迄今为止，这些研究仅针对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的人进行，我们期待其他语言和

第二语言习得者的研究。 

 

同理心和对复杂性的欣赏 

 

但还有更多！ 过去十年的研究表明，阅读小说的读者对他人有更多的同情和理解，并且

更加意识到生活的复杂性，对简单的解决方案更加怀疑。 与其回顾研究，2 让我介绍巴拉

克·奥巴马 (Barack Obama) 对记者关于他的阅读习惯的问题和回答。该问题发表在卫报上。 

我需要指出的是，据我所知，奥巴马总统在给出答案之前没有阅读我刚才提到的研究，但

完全同意：“当我考虑如何理解我作为公民的角色时……最重要的是 我想我学到的东西 是从

小说中学到的。这与同理心有关。与对世界复杂且充满灰色的观念感到舒服有关，但仍有

真理可寻。 即使他们与您非常不同，也有可能与其他人建立联系。” 

 

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可以从做一些非常愉快且相对便宜的事情中获得多少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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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实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帮助学生获得这些好处呢？ 我们如何帮助学生成为长期快乐的读者？ 

在我们的论文（Cho ，Krashen，2016 ）中，我们检查了以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长期阅读

者的一些案例历史，以了解他们的共同点。结果与本文回顾的研究非常一致：（1）他们

可以获得有趣的阅读材料。 (2) 他们有时间读书，有一个安静舒适的地方读书。(3) 他们自

己选择阅读。 (4) 未对阅读内容进行测试，未获得奖励或未对阅读习惯给予奖励。 

 

补助信息：一个有趣的想法 

 

中学图书馆员 Laduska Adriance (2010) 提出了一个独特且廉价的同伴推荐方式。她的“星

法”很简单：学生在自己喜欢的图书馆书籍的内角画一颗星或贴上星形贴纸。据预测，一

本有很多星星的书会吸引读者。 

 

我们在韩国一所小学的研究（Miller、Hesler 和 Krashen, 2019 ）中发现了这种情况，其中 

5 年级和 6 年级的英语作为外语学生，他们在学校接触了几年英语。学生们热情地在自己

喜欢的书尤其是漫画书上贴贴纸。学生们明显表现出对阅读有星星的书的兴趣：一名学生

“很兴奋地注意到小屁孩日记现在有十五张贴纸，然后立即坐下来阅读 ”（第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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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我在车上听的一本书是约翰·格里沙姆 (John Grisham) 的《逃跑陪审团》(The Run-Away 

Jury)。 几年前，我担任陪审团的团长。当我听了格里沙姆的书时，我意识到我做得不

好。 如果我在陪审服务前读过那本书，我会做得更好。 正义将得到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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